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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
“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研究

［按语］　２００９年５月，长期保存在胡适后人手中的１３封 “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首

次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实施拍卖。这些书信涉及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３２年间 《新青年》编辑同人的

分裂、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相关活动，以及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之间的历史关系等多方面的

内容，属于珍贵的历史文物。同年６月，国家文物局依据 《文物保护法》的规定，首次行使

国家 “文物优先购买权”，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得这批历史文献，并于７月将其整体性交付给

中国人民大学新成立的博物馆正式收藏。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批文献，使之能更直接地服

务于学术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决定将这批文献完整地整理公布出来，并请我校清史研

究所黄兴涛教授、博物馆张丁副研究馆员等将其原件与近两年学界曾经发表过的部分书信加

以核对、正其舛误，并进行必要的注释。同时发表黄兴涛教授和我校中共党史系齐鹏飞教授

的两篇文章，以对这批文献的历史内涵及其价值的认知与理解有所助益。
———冯惠玲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博物馆馆长）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 “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原文整理注释
黄兴涛　张　丁

２００９年７月，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 “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１３封①，现整理全文如下 （各封

信的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一）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 （１９２０年５月７日）②

适之、守常二兄：
日前因 《新青年》事有一公信寄京③，现在还没有接到回信，不知大家意见如何？

现在因为 《新青年》六号定价及登告白的事，一日之间我和群益④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

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 （我打算

招股自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请速速赐知。

—５２—

①
②
③

④

这次整理注释，直接参照了欧阳哲生、唐宝林等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欧阳文和唐文见下引。

此信信笺上印有 “锦云堂监制”标识。

指陈独秀到上海后，于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６日致 《新青年》在京编辑同人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１２人的一封 “公信”，信中希

望同人就他提出的关于此后 《新青年》的编辑办法，征求意见。参见刘思源编：《钱玄同文集》，第６卷，１６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０。欧阳哲生已注明此点。

即群益书社。１９０２年由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创办。 《新青年》杂志从创刊到７卷结束时的出版发行事务，均为该书 社 承 担。

此后双方分裂。



罗素全集事，望告申甫、志希①二兄仍接续进行，西南大学②编译处即不成，我也必须设法自行出版。
守常兄前和陈博生③君所拟的社会问题丛书，不知道曾在进行中否？

我因为以上种种原因，非自己发起一个书局不可，章程我已拟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请兄等切④

力助其成，免得我们读书人日后受资本家的压制。此书局成立时，拟请洛声⑤兄南来任发 行 部 经 理，
不知他的意见如何，请适之兄问他一声。

弟　仲⑥白

五月七日

回信望直寄弟寓，不可再由群益或亚东⑦转交。　　又白。
（二）陈独秀致胡适 （１９２０年５月１１日）⑧

适之兄：
群益对于 《新青年》的态度，我们自己不能办，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难堪；我们认真自己要办，他

又不肯放手，究竟应如何处置，请速速告我以方针。
附上 《正报》骂你的文章，看了只有发笑；上海学生会受这种人的唆使，干毫无意识的事，牺牲

了数百万学生宝贵时间，实在可惜之至。倘数处教会学校果然因此停办，那更是可惜了。你可邀同教

职员请蔡先生⑨主持北大单独开课，不上课的学生大可请他走路，因为这种无意识的学生，留校也没

有好结果。政府的强权我们固然应当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我们也应当反抗。
弟　仲白

五月十一日

（三）陈独秀致胡适 （１９２０年５月１９日）瑏瑠

适之兄：
快信收到已复。十四日的信也收到了。条复如左：
（１）“新青年社”简直是一个报社的名子瑏瑡，不便招股。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申甫，即张申府 （１８９３—１９８６），原名张崧年，字申甫，河北献县人，张 岱 年 之 兄。为 中 共 早 期 活 动 家 之 一。五 四 时 期，即

以研究罗素著称。志希，即罗家伦，字志希。前文提及的 “守常”，系李大钊，字守常。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广东军政府根据陈炯明的提议，计划在广东成立大学，拟名为 “西南大学”。章士钊、汪精卫邀请陈独秀、蔡

元培、吴稚晖等人南下，一起筹办该大学。陈独秀接受了这一邀请，还参与起 草 了 《西 南 大 学 （组 织）大 纲》。他 与 章 士 钊 约 定 先 到

上海，再乘船赴粤。１９２０年２月，陈抵沪后，因广东政局不稳，大学究竟应办在广东还是当改办于上海，意见分歧难定，加之原定筹

办大学的１００多万元的 “关余”，也被人卷走用于他处，故 “西南大学”一事最终泡汤。这批书信中有陈独秀１９２０年７月２日致高一

涵一信，信里称 “西南大学早已宣告死刑了”，即指此事。另可参见陈独秀：《关 于 西 南 大 学 的 谈 话》（载 《太 平 洋》第２卷 第６期）、
《反对西南大学在沪设立之再次谈话》（载 《申报》１９２０年３月８日）等。

陈博生，即陈溥贤，字博生，笔名渊泉，《晨报》负责人之 一，与 李 大 钊 一 道 为 我 国 最 早 传 播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先 驱 人 物。他 与

李大钊都曾留日并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１９１９年１月，河上肇创办个人杂志 《社会问题研究》（月刊），不知李、陈二

人拟组织的 “社会问题丛书”是否也曾受到他的直接启发。
“切”字，有学者写作 “协”，似误 （这批信中他处出现的 “协”字，与此写法均不同）。可参见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

于 〈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载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４）。欧 阳 哲 生 所 整 理 公 布 的 这 批 书 信 一 共 有１５封，

系他２００２年从居住在美国的胡适后人胡祖望家中拍照得来。其中李大钊 致 胡 适 一 信，周 作 人 致 李 大 钊 的 两 封 信，不 知 何 故 却 没 能 列

入２００９年５月嘉德拍卖公司的首次拍卖中。而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０日陈独秀致胡适一信，欧阳文中则未曾提及。

洛声，即章洛声，正名章洪钟，是亚东图书馆的创始人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表兄 （汪原放的 《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多次提

到此人，称 “洛声哥”），曾在亚东工作多年，后来服务于北京大学出版部，经常住在胡适家，也是胡适在亚东出版 《尝试集》的具体

联系人，很得陈独秀、胡适信任。

陈独秀，字仲甫，有时也写作仲孚、重甫等。写信往往自称 “仲”。以下不另注明。

由于群益书局与 《新青年》的合作，乃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介绍，故陈独秀此时也一度迁怒于亚东。

此信信笺上有 “锦云堂监制”标识。

指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此信信笺上有 “锦云堂监制”标识。

原文为 “子”，“名子”的说法，南方是存在的。有学者改 “子”为 “字”，似不必。



（２）《新青年》越短期，越没有办法。单①是八卷一号也非有发行所不可，垫付印刷纸张费，也非

有八百元不可，试问此款从那里来？

（３）著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著作者协济办法，只好将稿费算入股

本；此事我誓必一意孤行，成败听之。
（４）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败，不 过 我 花 费 了 印 章 程 的 九 角 小 洋。其 初 若 不 招 点 股 本 开 创 起

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他主张至少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

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

何能去将就他，那是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

弟　仲白

五月十九日

（四）陈独秀致胡适 （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５日）②

适之兄：
群益不许我们将 《新青年》给别人出版，势非独立不可。我打算兴文社③即成立，也和 《新青年》

社④分立；惟发行所合租一处，较为节省。（初一二号只好不租发行所，就在弟寓发行。）⑤ 如此八卷

一号的稿子，请吾兄通知同人从速⑥寄下，以便付印。此时打算少印一点 （若印五千，只需四百余元，
不知北京方面能筹得否；倘不足此数，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设法），好在有纸版随时可以重印。吾兄

及孟和兄虽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说稿，能再专做一篇否？因为初独立自办，材料只当加好万

不可减坏。
（１）孟和兄的夫人⑦续译的 《新闻记者》
（２）守常兄做的 《李卜克奈西特与 “五一”节》⑧

（３）申甫兄译的罗素心理学⑨

（４）启明兄弟瑏瑠的小说

以上四种，请你分别催来。

弟　独秀白

五月廿五日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有学者将 “单”字认作繁体的 “准”字，当误，语句亦因此难通。

此信信笺上印有 “锦云堂监制”标识。

兴文社，陈独秀为了对外招股一度拟定的社名。他曾以此名义至少招股一千元，后来情形不详，似很快终结。

此处 “新青年”三字后划有一线，表明陈独秀指的是 “《新青年》社”，他有意强调的是不同于招外股的 “兴文社”的 《新青

年》杂志社。

括弧内文字，原以小体字写在前文右边。

原信 “从速”二字下，有用小圆圈表示强调的着重号。

陶孟和的夫人，即沈性仁 （１８９５—１９４３），浙江嘉兴人。早年留 学 欧 美，五 四 时 期 曾 翻 译 不 少 西 方 戏 剧 登 载 于 《新 青 年》等

刊，１９２１年与其夫陶孟和合译凯恩斯 《欧洲和议后的经济》一书，被 陈 独 秀 作 为 “新 青 年 丛 书”的 第 六 种 出 版。１９２５年，她 所 译 的

房龙 《人类的故事》一书出版，更为著名。

有学者将 “特”认作 “传”，此 句 文 义 因 而 难 通，至 于 将 《李 卜 克 奈 西 特 与 “五 一”节》分 解 成 《李 卜 克 奈 西 传》与 《“五

一”节》两文，更为不妥。查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曾 载 李 大 钊 《“五 一”Ｍａｙ　Ｄａｙ运 动 史》一 文，文 中 提

到：“一九一六年德国社会党首领李卜奈西特 （Ｋａｒｌ　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的被捕入狱，就是因为他 的 ‘五 一’宣 言 和 演 说。关 于 此 事 的 始 末，

本志另有专篇纪述，我只把他的 ‘五一’宣言，译在此处罢了”。这里，不仅表明 了 李 大 钊 将 后 来 流 行 的 “李 卜 克 奈 西”译 作 “李 卜

（克）奈西特”，而且交代了他将在下一卷 《新青年》上撰文继续谈此人与 “五一”节关系问题一事。这也是陈独秀催他此稿的原因。

似指罗素的名著 《心的解析》一书及其相关心理学说。因不确指，故标点时不用书名号。

指鲁迅、周作人兄弟。周作人，字启明；鲁迅，字豫才。



（五）陈独秀致高一涵 （１９２０年７月２日）①

一涵兄：
你回国时及北京来信都收到了。
《互助论》听说李石曾先生已译成就快出版②，如此便不必重复译了，你可以就近托人问他一声。
西南大学早已宣告死刑了。
你想做的 “社会主义史”很好，我以为名称可用 “社会主义学说史”，似乎才可以和 “社会主义

运动史”分别开来。听说李季君译了一本ＫｉｒＫｕｐ的 “社会主义史”③，似乎和你想做的有点重复。
《新青年》八卷一号，到下月一号非出版不可，请告适之、洛声二兄，速④将存款及文稿寄来。
兴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招股的事，请你特别出点力才好。
适之兄曾极力反对招外股，至⑤今 《新 青 年》编 辑 同 人 无 一 文 寄 来，可 见 我 招 股 的 办 法，未 曾

想错。
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来，长久如此，《新青年》便要无形取消了，奈何！

弟　独秀白

七月二日

（六）陈独秀致胡适 （１９２０年９月５日）⑥

适之兄：
《新青年》已寄编辑诸君百本到守常兄处转交 （他那里使用人多些，便于分送），除我开单赠送的

七十本外，尚余卅本，兄可与守常兄商量处置。
皖教厅事，非你和叔永不会得全体赞成，即陶知行也有许多人反对，何况王伯秋⑦！

弟　独秀

九月五日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此信信笺为横排书写设计，上端有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八个大字，依次以下，小号字印有 “第 号 第 页”，以及 “年 月

日”字样；下端则印有 “劳工神圣社制”标识。此时为１９２０年７月，在苏俄的帮助下，陈独秀发起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已进入紧锣密

鼓的成立期。此信笺似可成为一种历史的见证。不过，“劳工神圣社”似并非实有，不过是一种自我掩护方式而已。

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开创者李石曾早在１９０８年，就在 《新世纪》上连载克鲁泡特金的 《互助论》前三章，

并产生较大影响。１９１９年又曾在 《东方杂志》上连载修改后的 《进化论》前四章。陈独秀有关李石曾译完 《进化论》并即将出版的消

息并非空穴来风。但后来李石曾的完整译本似乎并未见公开出版。１９２１年出版的最有影响的 《进化论》译本为周佛海翻译，是商务印

书馆出版的本子。

李季翻译的 《社会主义史》一书，１９２０年１０月作为陈独秀主编的 “新青年丛书”的第一种，由亚东图 书 馆 出 版。出 版 后 影

响很大。该书作者为英国费边主义者托马斯·柯卡普Ｔｈｏｍａｓ　Ｋｉｒｋｕｐ （１８４４—１９１２），李季译作 “克卡朴”。李季 （１８９２—１９６７），湖南

平江县人。１９２０年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留学德国。１９２４年转入苏联留学。１９２５年归国后曾任多所大学教授。曾为中

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出突出贡献。后一度参加托派。

原信 “速”字下有圈点着重号。

有的学者将潦草的 “至”字认作 “而”，似误。

此信的信笺上印有 “青云阁监制”标识。其写作的时间究竟是１９２０年，还是１９２１年，各家说法不一，而以１９２１年的说法较

多，如２００９年嘉德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上就标明为１９２１年。唐宝林先生也认为是１９２１年。但我们经过考辨，却认同１９２０年的说法。

具体考证过程，请参见黄兴涛的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 “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释读》一文。
“皖教厅事”，指１９２０年安徽军阀倪嗣冲垮台前后，安徽省内 外 教 育 界 人 士 围 绕 省 教 育 厅 厅 长 人 选 问 题 展 开 角 逐 一 事。先 是

陈独秀为此写信给胡适，建议胡适去安徽就任教育厅长。胡适则回信大约辞其好意，并推荐了陶知行和王伯秋二人以代 （一说南京方

面有意推荐陶、王二人）。陈独秀此次再致信胡适，强调除非胡适本人和任鸿隽出任，其他人都难以通过。任鸿隽 （１８８６—１９６１），字

叔永，浙江湖州人，出生于四川，胡适的好友，我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四川大学校长、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中华教育

文化基金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陶知行，即著名 教 育 家 陶 行 知 （１８９１—１９４６），安 徽 歙 县 人，早 年 留 学 美 国 哥 伦 比 亚 大

学，与胡适共同师事杜威。他２０岁时，因推崇王阳明的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改名陶知行。后因改变了 “行”与 “知”先后

关系的认识论，１９３４年时又更名为陶行知。王伯秋 （１８８３—１９４４），湖南湘乡人，早年留日加入同盟会，后留 学 美 国 哈 佛 大 学，娶 孙

中山女儿孙婉为妻。回国后曾 任 国 立 东 南 大 学 政 治 经 济 科 主 任，并 与 胡 适 友 善，曾 参 与 签 名 发 表 《我 们 的 政 治 主 张》，倡 导 “好 人

政府”。



（七）陈独秀致高一涵、胡适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①

一涵、适之兄：
十七日由上海动身，昨日到广州，今天休息一天，一切朋友都尚未见面。
此间倘能办事，需 人 才 极 多，请 二 兄 早 为 留 意，一 涵 兄 能 南 来 否？弟 颇 希 望 孟 和 兄 能 来 此 办 师

范，孟余②兄能来此办工科大学，请适之兄向顾、陶二君一商。师范必附属小学及幼稚园，我十分盼

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来实验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请适之兄商之杜威先生。

中华民国　　年十二月廿一日③

弟　独秀　发④

信处尚未定，来信可由水母湾二七号群报社陈公博君转交。⑤

（八）钱玄同致胡适 （约在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至１９２１年１月３日之间）⑥

适之：
示悉。
那第三个办法，照你所说的做去，我也很赞成。
《诗经》底 《双声叠均谱》，邓廷桢曾经做过一部。好像王筠也做过，我记不真切了⑦。你何妨问

问颉刚⑧？

仲甫本是一个卤莽的人，他所说那什么研究系⑨底话，我以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们两人

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底感情。你以为然否？

ㄒㄩㄢㄊㄨㄥ瑏瑠

再：广东、上海，本来是一班浮浪浅薄的滑头底世界。国民党和研究系，都是 “一丘之貉”。我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此信系陈独秀到达广州后给北京 《新青年》同人所写的第一 封 信，所 用 信 纸 为 “（广 东 长 堤）大 东 酒 店”的 专 用 信 笺，上 面

标有 “仕宦行台、商旅居停、中西酒菜”的广告词，以及酒店的电话号码 （三千零八十七号，三千零七十三号）等。以往人们长期认

定陈独秀到达广州为１２月２９日，实误，而当是１２月２０日。

孟余，即顾孟余 （１８８８—１９７２），河北人，曾留学德国，毕业 于 柏 林 大 学。回 国 后 任 北 京 大 学 教 授 兼 文 科 德 文 系 主 任，继 而

任经济系主任兼教务长。后加入国民党改组派。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为大东酒店信笺上所固有，陈独秀只是在其中填充了具体月日而已。
“发”字为大东酒店信笺上所固有。

此句本写在该信的右上角，因系正文写完后最后所补，属于书信的内容，故将其置于信文之末。欧阳哲生所整理的该信，缺

此句。“群报”即 《广东群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广州创刊。由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创办，陈公博主编。它实承担了类似于

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机关报的某种角色。

此信写在一张横格信纸上。先是横写，“再：”字后文字则改为直书，写在横文左侧。此外，该信没有标明写作时间。不过从

信的内容看，我们认为其写作时间当在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至１９２１年１月３日 之 间。因 为 陈 独 秀 关 于 胡 适 和 陶 孟 和 与 研 究 系 “接 近”

的埋怨，是在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离开上海至广州前一天的那封信中首次提到，该信到达北京大约需要５天，而胡适汇总北京同人有关

《新青年》的编辑意见的时间是次年１月３日。由此，大致可以作出钱玄同此信写作的上述时间推断。

邓廷桢 （１７７６—１８４６），字维周，江苏人，鸦片战争前后曾任两广总督，主张禁烟，是著名的抵抗派。同时善诗词、通音韵，

著有 《诗双声叠均谱》（见 《贩书偶记》）等。“均”通 “韵”，故又作 《诗双声叠韵谱》。欧阳哲生的整理本，改 “均”为 “韵”，而这

里保存原状。王筠，字贯山，号菉友，山东人，精通说文学，著 有 《毛 诗 双 声 叠 韵 说》１卷， 《说 文 韵 谱 校》５卷。钱 玄 同 为 《新 青

年》阵营里著名的语言学家，通音韵训诂。所以胡适特请教他。他的记忆也大体不错。

指顾颉刚。

研究系，系从民初进步党脱胎的一个政治派系，得名于１９１６年在北京成立的 “宪法研究会”，其领袖为梁启超、汤化龙，骨

干成员包括张东荪等。由于研究系的政治改良宗旨，他们与 “新青年”阵营特别是后期 “新青年”阵营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一

致处，也时常有矛盾。当时，陈独秀正与张东荪等进行 “社会主义论战”，大 约 不 满 于 胡 适 等 人 的 袖 手 旁 观，也 是 他 指 责 胡 适 的 因 由

之一。尽管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胡适大谈他与梁启超等人的 “矛盾”，抱 怨 陈 听 信 谣 言，其 他 北 京 同 人 也 积 极 为 之 辩 护，但 胡 适 当

时与研究系人员来往较多，且思想感情上多有共同之处，确也属实。

此信签名潦草，当为注音符号ㄒㄩㄢㄊㄨㄥ，即 “玄同”二字。欧 阳 哲 生 和 唐 宝 林 等 先 前 都 未 能 识 读 此 签 名，唐 竟 误 认 其 为

英文。他们都将此信作者定为陶孟和或倾向于陶孟和，显然有误。相关的说明 和 辨 析，请 见 黄 兴 涛：《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博 物 馆 藏 “陈 独

秀等致胡适信札”释读》。



想，仲父本是老同盟会出身①，自然容易和国民党人接近，一和他们接近，则冤枉别人为研究系的论

调，就不知不觉地出口了。
（九）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张慰慈、李大钊等 （１９２１年１月９日）②

适之、一涵、慰慈

守常、孟和、豫才　诸君③：
启明、抚五、玄同

适之先生来信所说关于 《新青年》办法，兹答复如左：

第三条办法④　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 《新青年》续出弟为之甚⑤难；且官厅禁寄，吾辈仍有

他法寄出与之奋斗 （销数并不减少⑥），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

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　弟虽离⑦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无

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谈政治⑧。
第一条办法　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于 《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

力再为 《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 《新青年》做点文

章，因为反对弟个人，便牵连到 《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

弟　独秀白

一月九日

再启者，前拟用同人名义发起新青年社，此时官厅对新青年社⑨颇忌恶，诸君都在北京，似不便

出名，此层如何办法，乞示知。　又白。
（十）钱玄同致胡适 （１９２１年２月１日）

适之兄：

昨晚我接 到 你 请 人 吃 茶 的 帖 子，我 今 天 因 为 儿 子 患 白 喉 未 愈，亟 须 延 医 买 药，下 午 四 时 恐 不

能来。
《新青年》事，我 的 意 见，已 详 签 注 来 函 之 末 尾瑏瑠，又 前 星 期 六 别 有 一 信 致 足 下瑏瑡。即 使 下 午 能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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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此处的 “仲父”当为 “仲甫”笔误，因为该信前文里，钱玄 同 已 写 作 “仲 甫”。另，陈 独 秀 研 究 专 家 唐 宝 林 先 生 认 为，陈 早

年虽与章太炎、刘师培等同盟会会员关系密切，但却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可 见 钱 玄 同 的 说 法 未 必 靠 得 住。参 见 唐 宝 林：《陈 独 秀 与

胡适难舍难分的历史记录———关于新发现的陈独秀等致胡适的１３封信》，见 “五柳村”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ａｏｓｌ．ｎｅｔ。

该信以钢笔书写，这是较早见到的陈独秀以钢笔所写的书信。

此九人中，为一般读者稍微陌生一点的为张慰慈和王星拱。张慰慈 （１８９０—？），字祖训，江苏吴江人，早年留学美国，专精

政治学，为我国现代政治学的开拓者，曾任教北京大学。他大约是 《新青年》编辑中最为今人所不熟悉的一个。直到近几年，才逐渐

引起人们的重视。王星拱 （１８８７—１９４９），字 抚 五，安 徽 怀 宁 人，著 名 科 学 家。早 年 留 学 英 国，回 国 后 任 北 京 大 学 教 授。曾 积 极 为

《新青年》撰稿，在批判 “玄学”、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所著 《科学概论》，当时即很有影响。

原信中关于这三条意见，陈独秀都专门分段标出回应，后面特空出一格，以示郑重，似不宜用逗号标示。

原信里此 “甚”字与前句中的 “甚”字草体相同，有学者误作 “太”字，不知何故。

此句原文写在前句右边，显系补充文，这里以括号加以处理。

原信中，此 “离”字繁体有些模糊，在此前公布的信札中被识为 “在”字，当误。

在此前公布的信札中，“可以宣言”四字被颠倒为 “宣言可以”，值得注意。

在此前公布的信札中，此处漏 掉 一 “社”字，变 成 《新 青 年》，意 思 有 所 变 化。另 外，前 面 一 处 涉 及 “新 青 年 社”的 地 方，

也被标成 “《新青年》社”，似有未妥。因 “新青年社”是陈独秀此时刻意创立 的 出 版 发 行 机 构，而 作 为 杂 志 的 《新 青 年》，陈 独 秀 信

中都会极自觉地在 “新青年”三字右划上一曲线，以示区别。

指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６日钱玄同等在胡适１月２２日写给李大钊、鲁迅和钱玄同等人信上的笺注意见。钱的意见表示否定停办说、

放弃 “宣言不谈政治”说，只主张 《新青年》“移回北京办”。

指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９日钱玄同致胡适信函，信 中 明 确 强 调 不 赞 成 停 办 说，主 张 任 其 分 成 两 个 刊 物，北 京 另 办 一 个。可 见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胡 适 档 案”藏，亦 可 见 该 所 中 华 民 国 史 研 究 室 编： 《胡 适 来 往 书 信 选》，上 册，香 港，中 华 书 局，

１９８３。



来，意见亦是如此。至于决议之结果，我自然服从多数。（若 “移京”和 “别组”两说各占半数之时，
则我仍站在 “别组”一方面。）

还有要声明者，我对于 《新青年》，两年以来，未撰一文。我去年对罗志希说，“假如我这个人还

有一线之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后不发言。”这就是我对于 《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见。所以此次之事，
无论别组或移京，总而言之，我总不做文章的。（无论陈独秀、陈望道、胡适之……办，我是一概不

做文章的。绝非反对谁某，实在是自己觉得浅陋。）

玄同

二月一日

（十一）陈独秀致胡适 （１９２５年２月５日）①

适之兄：

久不通信了。听孟翁②说你问我果已北 上 否，我 现 在 回 答 你，我 如 果 到 京，无 论 怎 样 秘 密，焉

有不去看适之的道理。我近来本想以内乱犯的 资 格 到 北 京 去 见 章 总 长③，但 因 琐 事 羁 身，不 能 作 此

游戏。
现在有出席善后会议资格的人，消极鸣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胜，然终以加入奋斗为上乘 （弟

曾反孑民先生不合作主义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后会议去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

以兄出席为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兄在此会议席上，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

著作家胡适的身分才好。近闻你和政府党合办一日报，如果是事实，却不大妥。在理论上现政府和国

家人民的利益如何，在事实上现政府将来的运命如何，吾兄都应该细心考虑一下，慎勿为一二急于攫

取眼前的权与利者 （所）所④鼓惑所利用；极⑤彼辈之所为尚可攫得眼前的权与利，兄将何所得？彼

辈因安心为杨度、孙毓筠，兄不必为刘申叔！⑥ 弟明知吾兄未必肯纳此逆耳之言，然以朋友之谊应该

说出才安心。行严为生计所迫，不得不跳入火坑，吾兄大不必如此。弟前以逆耳之言触孙毓筠之怒，
此时或又要触兄之怒，然弟不愿计及此也。此

祝

著安 　　　　　　　　　　　　　弟　仲孚白　　　　
　　　民国　年二月五日　　　　　第　号⑦

（十二）陈独秀致胡适 （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３日）
适之兄：

顷读你十日夜回信，十分喜慰。前函措词冒昧，特此谢罪。惟此次来函说 “一时的不愉快”，此

语虽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点逆耳的嫌疑罢，一笑。我并不反对你参加善后会议，也不疑心

你有什么私利私图，所以这些话都不必说及，惟有两层意思还要向你再说一下。（一）你在会议中总

要有几次为国家为人民说 话，无 论 可 行 与 否，终 要 尝 试 一 下，才 能 够 表 示 你 参 加 会 议 的 确 和 别 人 不

同，只准备 “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还太不够。（二）接近政府党一层，我们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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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乃陈独秀专为胡适参加善后会议之事而写。当时舆论都谴责胡适为段祺瑞政府的走狗，而陈独秀却从一个 独 特 角 度 赞

成之。

孟翁，或指顾孟余，亦可能指陶孟和。待考。

章总长，指章士钊，字行严，湖南人，陈独秀的老友，时 任 北 洋 段 祺 瑞 政 府 司 法 总 长。１９２５年５月，即 陈 写 此 信 两 个 月

后，章又兼教育总长。

原信里重复书写了一个 “所”字。

在此前公布的信札中此字被识为 “在”，误。参照书信中陈独秀他处的写法，可确定为 “极”字无疑。

杨度、孙毓筠、刘申叔 （刘师培），均为 “筹安会六君子”之 一，支 持 袁 世 凯 复 辟，但 动 机 却 不 完 全 一 样。孙 毓 筠 （１８６９－
１９２４），字少候，安徽寿州 （今寿县）人，清末大学士孙家鼐之孙。早 年 参 加 同 盟 会。因 革 命 被 清 廷 判 刑５年。陈 独 秀 为 其 同 乡，与

之熟识，故有诚心奉劝之举。
“民国　年　月　日　第　号”字样，为原信笺上所印，陈独秀只是填入了具体月日。



说你有 “知而为之”的危险，是恐怕你有 “为而不知”的危险，林、汤及行严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我

辈书生，那是他们的对手！你和他们 三 位 先 生 合 办 一 日 报 之 说，是 孟 邹 兄 看 了 《申 报》通 信 告 诉 我

的，既无此事，我们真喜不可言。又 《申报》、《新闻报》北京通信都说你和汤、林为段①做留声机器，
分析善后会议派别中，且把你列在准安福系②，我们固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适之兄！你的老朋

友见了此等新闻，怎不难受！

我说了这一大篇，然而有何方法解决这问题呢？我以为只有继续办 《努力周报》，以公布你的政

治态度，以解释外面的怀疑。
《努力》续出，当然也不能尽情发挥，但在可能的范围内说几句必需要说的话，现在在你的环境

还可以做得到，似不可放过此机会，因为此机会势不能长久存在也。匆匆不尽所欲言。

弟　仲甫上

二月廿三日

（十三）陈独秀致胡适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０日）③

适之兄：
你回国，我不能去 迎 接 你，只 好 以 此 函 为 代 表。我 现 在 要 求 你 两 件 事：一）李 季 拟 翻 译 《资 本

论》，但所用时间必须很长，非有可靠生活费，无法摆脱别的译稿而集中力量于此巨著。兄能否为此

事谋之商务或庚子赔款的翻译机关？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马氏经济学知识以及任事顶真，在现时的

中国，能胜任此工作者，无出其右。二）我前后给你的拼音文字草稿，希望商务能早日付印，免得将

原稿失去，且可了结兄等对 商 务 的 一 种 悬 案；并 且 我 还 痴 想 在 这 桩 事 上 弄 几 文 钱，可 不 必 是 实 际 的

钱，而是想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
兄回到野蛮而又不野蛮的祖国，一 登 陆 便 遇 着 我 给 你 这 两 个 难 题，使 你 更 加 不 愉 快，实 在 抱 歉

得很。
祝你快活！

弟　仲手启

双十

（责任编辑　张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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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汤、林、段，分别指汤尔和、林长民和段祺瑞。汤尔 和 （１８７８—１９４０），杭 州 人。早 年 留 学 日 本，加 入 同 盟 会。后 游

德，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１９２２年 后，历 任 教 育 总 长、内 务 总 长、财 政 总 长。卢 沟 桥 事 变 后 投 向 日 伪。林 长 民 （１８７６—１９２５），

福建闽县 （今闽侯）人。民国初期为临时参议院秘书长，并参与创 办 共 和 党。后 曾 任 段 祺 瑞 内 阁 司 法 总 长，在１９２５年 底 反 奉 起 事 中

被杀。

安福系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因其成立及活动地点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故名。直到段

祺瑞在１９２６年４月彻底垮台时，安福系始告解体。

此信横排，以钢笔书写。有关此信的内涵解读，可参见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 “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释读》。


